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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维语不怎么样。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活了将近二
十年，我掌握的维语单词不超过二十个，且都与吃有关。

少是少了点儿，但还是比较精细的，有时连维族人都会感
到惊讶。比如关于包子，这是我爱吃的一种食品，很多人只知
道维族人的烤包子和薄皮包子及其发音，但并不知道维语中还
有发面包子和南瓜包子这两个专用名词。有一次在和田一处
偏僻村镇的小饭馆，我用维语一口气点了“萨木司”、“彼特莽
它”、“布拉赫莽它”、“烤哇莽它”等维族人食谱中所有的包子的
准确名称，使老板惊讶不已，立马另眼相待。因为“萨木司”（烤
包子）和“彼特莽它”（薄皮包子）比较普遍，而“布拉赫莽它”（发
面包子）和“烤哇莽它”（南瓜包子）则为南疆、尤其是和田地区
所独有。

我牢记维语中有关吃的词汇是因为我喜爱维族人的食
品。这是一种古朴庄严、冷热有度而又营养充足的食品。它远
离野蛮捕捞的山珍海味，而接近敬畏生命的宗教意蕴；远离铺
张浪费，而接近绿色环保水准。

如果说美国人对地球上能源和各种天物的消耗是世界第
一的，并以此自负，那么生活在中国西部的维吾尔、哈萨克、蒙
古等信教民族在此领域的表现则是相反的，并不事喧哗。

当全世界的餐桌都在攀比奢华与浪费，都在追求对地球母
亲的强力榨取和野蛮吞食，维吾尔人持之以恒的餐饮传统，倒
像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大德、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一种操守
——使我肃然起敬。

1995年盛夏，我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的阿
克提坎墩乡——那是位于车尔臣河下游的一个沙漠包围中的
小绿洲——曾经吃过一餐饭，终生难忘。

那里距离县城，我感觉有一百公里左右。深深浅浅的土路
上全是沙子，路边的田地里长着由于干旱而植株低矮的棉花，
且蒙着厚重的沙尘。

我们是去那里出席一所“希望小学”的开学典礼的。我们
到达时，学校门前已经停放了很多毛驴车、骆驼、马以及从周围
沙漠村落里赶来的维吾尔族老乡。

显然，这是阿克提坎墩乡的一件大事。乡政府的院子里洒
了很多水，以便让我们这些来自“上面”的贵客感到凉爽舒适一
些。

我们被请进了乡政府会议室。一大盆冰块、一大盆酸牛奶
和一坛子鲜红的葡萄汁已经摆在那里。一位维吾尔族妇人用
一把木勺往瓷碗里舀酸奶，用另一把木勺舀葡萄汁，然后用木
质托盘端到每位客人面前，每人两份。

那时正值沙漠里的盛夏，冰镇葡萄汁和酸牛奶，都是当地所能提供的最高级待
客饮品。所有原料都出自当地，制造工艺也是祖传的土方。尤其是冰块——来自冬
天的河面而深埋于沙层之下，没有任何工业污染，也和氟利昂制冷系统毫不沾边。

我称那些冰块为“来自阿克提坎墩夏天心脏里的冰块”。没有沙漠生活经验的
人不会明白那些冰块的价值。那些在严冬结晶的宝贵的水，被维吾尔人深埋于沙漠
的底部，覆以层层苇草和沙土。当夏季最炎热的时候，它们被小心翼翼地挖出来，从
而成为夏季中的冬季、炎热中的清凉。

如此珍贵的东西，并不使人感到破费，它们在沁润人的肌体时，也使用餐者的心
灵得到大自然的恩泽照耀，得到人类智慧之美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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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巴日斯出生在1962年。那时候，河南那边的人
没吃的，偷着跑到内蒙古来。好多挑筐背篓的女人穿
白鞋。仔细看，她们在鞋脸儿上缝了一块白布。蒙古
人没见过这个式样，问做什么？女人们一听问这个，
蹲在地上哭了，甩鼻涕。没穿白鞋的人不哭，悲痛地
看哭的人。

牧民们不敢再问，汉族人太奇怪，一问穿白鞋的
人就哭了。穿白鞋的女人哭完，站起来说，家里死人
啦，我们戴着孝出来的。咋穿白鞋？人有丧事不应该
出门，要在家里守孝啊。

牧民看到，光山县来的二三十个逃荒的人，只有
两三个人不穿白鞋，家家都摊丧事啦。他们猜，是什
么原因死了这么多人。战争？不能是战争，外国的敌
人怎么能不经过其他省份直接侵略河南呢？要不然，
村里的地一下子塌陷了，有这可能。瘟疫也有可能。
这些人哭，蒙古妇女跟着掉眼泪，太可怜了。牧民们
把他们领回各家，吃饭，住下。过了好多天，逃荒人
的头领悄悄说，我们不走了，家里人都饿死了。回去
我们也要饿死，连穿白鞋的人都没了。

哎呀，太可怜。这些人住下了，慢慢学说蒙古
语，依蒙古风俗。过了十几年，他们的汉语反而不会
说了，身上只剩下汉人的姓——冯、马、周。他们跟
蒙古人和睦相处，谁也没饿死。白巴日斯的母亲来到
查干努德村——这里是花加拉嘎河的冲积平原，有草
场、有树，还有野花，是个好地方。白巴日斯的母亲
生下他就死了，产后风。四十多岁的老羊倌扎木苏收
养了白巴日斯。

羊倌扎木苏给这个孩子喂牛奶，喂米汤，喂到半
年多，孩子又白又胖。该给他起个名字了。扎木苏宴
请邻居，杀了一只羊，给孩子命名。邻居们把一只羊
吃得只剩桌上一堆骨头，名字还没着落呢。

羊倌扎木苏说，哎呀，快起名吧，我不能杀第二
只羊了。

哈斯说，这孩子是汉人，要起汉人名。他让大家
想汉人都有什么名。这里的牧民们没接触过汉人，听
说过的汉人有张作霖、袁世凯、傅作义、斯大林。

玛希说，斯大林不是汉族人，他是汉人咱们也不
能起别人叫过的名字。他们停止吃肉，想象一个真正
的、别人没叫过的汉人名字。实在太难了，不知道汉
人用什么办法起名字，算了，起蒙古名吧。

哈斯说，就叫四十八。扎木苏那年正好四十八
岁，是本命年。大伙说很不错，接着吃肉。在牧区，
孩子出生以爷爷的岁数命名是一个风俗。名叫七十
三、八十二的人在牧区多的是，再说这也是汉语。

不行，羊倌扎木苏说，我小的时候就叫四十八，
我不能跟他叫一个名字。

大伙开始思考新的好名字。当过喇嘛的丹碧扎森
说，就叫白玛顿珠吧，这是佛经里的话。

意思呢？大伙问。丹碧扎森说，愿望像莲花开放
一样圆满完成，就是白玛顿珠的意思。大伙说好。玛
希说，他的妈妈来的时候穿白鞋，生出他死了，怎么
能叫圆满完成呢？

大伙说这个名字好是好，这个孩子叫不上。
哈斯问扎木苏，你想给他起什么名字？
羊倌扎木苏早就想好了一个名字，没敢说。他低

下头拽胡子。说嘛，快说！扎木苏清清嗓子，小声
说：我给他起的是汉人名字。叫什么？扎木苏声更小
了：烙饼。

大伙哄堂大笑，烙饼？还不如叫槽子糕呢。
羊倌扎木苏被笑声激怒，站起身说，烙饼是人间

最好的东西，你们敢说不是吗？我十多年没吃烙饼
了，我要让这个孩子长大有烙饼吃，就叫他烙饼。大

伙互相看，如果不让孩子叫烙饼，羊倌扎木苏会失
望，况且羊也吃完了。大伙说，就叫烙饼。他们开始
怀想烙饼——白面烙的饼，有金黄的嘎巴，咬一口，
没等嚼就被溢上来的唾沫冲进肚子里，多好。出远门
的人，腰里揣几张烙饼，就带上了福气，受人尊重。
烙饼卷鸡蛋，哎呀，别说了……

他就是烙饼！孩子听到这个名字，在羊倌扎木苏
怀里连蹬带踹，哭闹。哈斯说，上学的大名可以叫巴
日斯，老虎，他是虎年生的人嘛。白是他们猜想的
姓，表示他是汉人。他妈说老家住在白羊寨。

羊全吃完了，白巴日斯·烙饼的名字诞生。
白巴日斯十二岁，羊倌扎木苏给他过生日。他们

还是两个人过，日子比 1962 年还糟糕。这是 1974 年，
杀羊早就是遥远的往事，人只能杀一杀自己身上的虱
子。村里的牛羊被装上卡车运到了不知什么地方。上
级告诉牧民开荒种粮食，自己养活自己。蒙古人自古
忌讳开荒。草场一开荒，第二年就变成了沙子地。沙
子被风一刮，草场全沙化了。

羊倌扎木苏种了几亩玉米。这地方百里之内没碾
子，他们爷儿俩用鹅卵石把晒干的玉米粒砸碎，炒熟
了吃。粗碴子扎木苏用茶泡软了吃，细碴子是烙饼的
口粮。炒碴子用刺猬油炝炝锅，加点野葱，加点盐，
凑合吃吧。

给白巴日斯过生日这天，扎木苏从树林里捡回一
小堆蘑菇，还有金针菜，做了两个菜。他说，烙饼
啊，今天是你本命年的第一个生日。本命年是有秘密
的，我今天把这个秘密告诉你。说这话时，羊倌扎木
苏用长烟袋锅钩桌上的火柴。没钩着，再钩。“扑
通”！扎木苏从炕上摔了下来。

他躺在地上吃惊，啊？秘密还没说出来就遭到天
谴。他爬上炕说，吃吧。

什么秘密，爷爷？烙饼问。老天爷不让说，不说
了。烙饼蹬腿，不说我就不吃了。这个孩子被扎木苏
惯的有点不像话。好吧，羊倌扎木苏领孩子出屋，在
柴火垛后面蹲下。在这里说，老天爷听不见吗？烙饼
问。老天爷一般都趴在西屋从东数第三根檩子上。他
老了，听不见咱们说话。什么秘密？羊倌扎木苏说，
你小点声。秘密，是人在本命年生日这天，可以跟天
许愿。跟第三根檩子？第三根檩子是小官，天上还有
大官呢，你许愿吧。我许什么？烙饼问。

你不要说出来，在心里说：老天爷啊，我是烙
饼，我想吃烙饼，我爷爷也想吃烙饼，让我们吃烙饼
吧。说吧，在心里说：烙饼、烙饼、烙饼……

白巴日斯跪在地上，闭眼，嘴动，脸也跟着动。
我许完了，我说老天爷啊，给我一张烙饼吧，给我爷
爷两张烙饼，我们不想天天吃玉米碴子了。

我孙子说得很好。羊倌扎木苏手抚烙饼的头发。
我也许愿了，请老天爷再让我活一个本命年，看着我
孙子结婚。

可是，白巴日斯疑惑，今天并不是你的生日，老
天爷会答应你吗？嗨，孩子，我生日也在今天，六月
十六嘛，咱们两个是同一天生日。到了下个本命年生
日，咱俩有吃不完的烙饼了。是的，扎木苏说，如果
我能活到那天的话。

他往屋里走，右脚无端踩在自己左脚上，摔了一
跤。烙饼要扶，他说我自己起来，你进屋看东数第三
根檩子有什么变化。

白巴日斯跑进屋又跑出来，爷爷，檩子上吊着一
根蜘蛛。

蜘蛛？羊倌扎木苏抱着膝盖想，这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六十一岁了，老天爷想告诉我什么呢？

老天爷想告诉羊倌扎木苏并没摔坏，而且活到了

1986 年本命年的生日。他七十三岁，孙子
二十四岁。烙饼在这一天结婚，爱人叫齐莲
花。他们日子照早先好了，有牲畜，也有草
场。白巴日斯的生日也是结婚日这天烙了一
百多张白面饼，炒鸡蛋装满三个洗脸盆子。
婚礼上，大伙大吃大喝，羊倌扎木苏只吃了
点炒鸡蛋。

爷爷，你怎么不吃烙饼？新郎孙子问。
咬不动了，我想吃桃罐头。
桃还能做罐头？查干努德的人从来没听说过这种

事。你吃过桃罐头吗？烙饼问爷爷。
没有，听别人说的。
桃罐头什么样？是肉的还是地里长的？
羊倌扎木苏说，桃罐头是小姐太太吃的，我听说

把桃装进糖水的玻璃瓶里，泡七天七夜，可好吃啦。
扎木苏咽吐沫，像吃过一样。

婚礼结束，白巴日斯去公社和旗里的供销社，打
听桃罐头，都没有，但有扁铁盒的沙丁鱼罐头。烙饼
买到了苹果和白糖，只缺玻璃瓶。供销社里除了酒
瓶，再没有其他玻璃瓶。他灵机一动，买了五瓶鸵鸟
墨水，倒掉墨水，把苹果切成指甲那么大加白糖水泡
了七天七夜。

吃了“罐头”，羊倌扎木苏把五个小方瓶摆在窗
台，告诉别人这是桃罐头的空瓶子。别人有见过墨水
瓶的，笑笑没说啥。扎木苏神奇地活到了八十五岁，
那是1998年。烙饼这时候比过去强一大块，他有二百
多只羊和一辆摩托车。过生日这天，他给爷爷买了二
十多瓶真正的罐头。大玻璃瓶里装着黄桃、荔枝、杨
梅。柜子和窗台上摆满了罐头，盖开着，想吃什么吃
什么。羊倌扎木苏没吃，说我什么也不想吃，我想有
二十只小鸡崽。白巴日斯买了五十只小鸡崽，放在扎
木苏的炕上。这些黄黄的毛茸茸的小东西迈着动画式
的步伐在炕上奔走啁啾，羊倌扎木苏咧开没牙的嘴
乐，喂它们小米。小鸡崽长大了，展翅下炕，在草地
里飞跑下蛋。扎木苏仰脸对着第三根檩木说，我怎么
还不死呀？老天爷你搞什么鬼。他告诉烙饼，我还有
一个秘密，等到下一个本命年生日再告诉你。可能扎
木苏的话得罪了老天爷，偏不让他死，老羊倌又活了
十二年，活到今年。

六月份我到翁牛特草原。旗委宣传部的人说，查
干努德村有一户牧民自费举办蒙古长调比赛。后来我
知道这是白巴日斯办的，庆祝爷爷和他的生日。过生
日之前孙子问爷爷，生日想要什么？羊倌扎木苏说想
听长调。

到查干努德，天近傍晚，落日把草原照得金黄辽
远，依稀传来长调的歌声，来自烙饼的院子。他家盖
了十几间砖房，瓷砖罩面，院子有铁艺栅栏，比兽医
站、育种站这些公家单位都气派。一天的比赛结束，
正发奖呢——每天一奖，奖出十个电饭锅。烙饼看上
去没一点汉人模样，是个淳朴、壮硕的蒙古牧人。我
给扎木苏老人请安，他已九十六岁，坐在铺棉被的小
四轮车厢上。他问我：你想听长调吗？我会唱。

他唱起来，气息很弱，但还能听出歌词——“骑上
轻快的走马，拽上扯手，慢点走，要去的地方很远啊，
别灰心……”这是哈扎布的歌。院子里所有的人——
穿鲜艳的蒙古袍的歌手和观众们，约有一百多人齐声
和起来——“越过山连着山的路途，骑马要掌握好快
慢节奏，就要和知心朋友见面了，想起来，心里舒
服”。

大伙一起唱这个歌，音域辽阔，他们仿佛是脸上
镀金的天使。这时候，惊奇的一幕出现：坐在车厢里
的羊倌扎木苏过世了，他还盘着腿，头歪着，脸上甚
至带一点笑容。烙饼和好多人喊他不醒，把他慢慢平
放在棉被上。

白巴日斯和他爷爷的事是旗里的人告诉我的，而
我看到了羊倌扎木苏带着笑意上路的一幕。这是喜
丧，大伙都没难过。我猜想，扎木苏想告诉烙饼的秘
密不是烙饼，也不是桃罐头和小鸡崽，是他本人将在
本命年生日那天的歌声中离开这里，如同一场事先的
预谋。

羊倌扎木苏和烙饼的本命年生日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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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静慧（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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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仆支不，是他的彝名，发表诗作署名多是韦革
新，是我的彝族兄长。

未相识之前，就读过他的诗，我很喜欢他的诗。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少数民
族诗人的诗歌合集《我握着毛主席的手》，选有他的
作品。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广西的文艺会议上和他认
识，我们都还年轻。他给我的印象极为朴实，朴实得
不能再朴实了；也很谦谨，在公众场合绝不炫示自
己，总是安详地默默地于人后。他的质朴、端庄，会
让任何的轻佻和嚣狂在他的面前变得滑稽可笑。他和
我一样不善交际，拙于辞令。也许由于彼此有同样的
感觉吧，他和我自然而然地乐于接近。和他接触我感
到舒坦而愉悦，他心地磊落忠厚，待人亲切热诚。

相识后也很少见面，他一辈子住在他的家乡——
广西最边远山区之一的隆林县。但无论什么时候，我
总觉得他和我很亲近，是自己所信赖的兄长。这感觉
不仅仅是他比我年长两岁，也不只因为他和我同姓
韦。

1977 年我在广西药用植物园工作，初夏，到隆
林县去采集一些当地草药的标本。在县城找他，久别
重逢，互相诉说“文革”的经历，都有共同的感受，对过去对未来，许多话
题意气相投。知道他浩劫中也未免受冲击，似乎那时他的工作也尚未“落
实”，仍在闲着。他坚信自己以往的作品没有错误，也决心今后仍为彝族文
学而努力。交谈中，我流露出对诗歌写作的冷淡，他劝我千万不要放弃，
说：“继续写，现在就写。”我说：“我现在来这里，是采集草药标本呢。”他
说：“什么地方不能写诗？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写诗！”也许仍闲着有空，他伴
我上山，一起寻找需要采集的草药。他从小在大山中生活，认识不少的野生
草木。陪我走村进寨，向乡亲询问我们不认识的草药。在他殷勤的帮助下，
很顺利采集到计划中要采集的草药，并制作成蜡叶标本。不但完成了任务，
还有他热诚接待的情意和恳切的鼓励，那次出差，我满载而归。

1984年，广西民族出版社约他出版一本诗集。编辑把他编好的诗稿给
我看，要我在卷前写篇文字。看了诗稿，我觉得篇目还可以作些增删，有的
我曾读过印象颇好的诗并未收入，有的可以割爱的却收入了，而且有的词句
还可以琢磨，等等。我请编辑把我的感觉转告他，希望把他的第一部诗集编
得好一些。未想到，过几天，他突然到我家来了。因为我的意见，从隆林县
坐两天汽车到南宁，专门来和我商量诗集的事。他这样认真，我很感动，详
细地对他说了我具体的想法，请他考虑。也未想到，他毫无保留接受了，也
毫不客气地说：“就按你的意见吧，你就帮我重新弄好吧。”他的恳切我难以
推托，也深深感激他的信任。

诗集出版后，他把诗集送给我。诗集的排版和印刷都不太理想，我说出
版社有点粗疏了。他对此却不在意，很随便，宽厚地劝我：“不要说了，不
要对他们说了，他们给我出版就很不错了。”在那本诗集《缅娓集》的“后
记”中，对我表示了过重的谢意，说我“为《缅娓集》献出了一颗真诚的诗
人之心”，我很感愧。

1990年夏，我和几位广西诗人同去隆林县境内的天生桥水电站参观访
问。先到县城，又一次和他相聚。那时他是县政协的负责人之一，来和我们
相会，问问行程安排，有什么困难，没有客套话，甚至有点寡言。县里的同
志对我说：别看他那样，在县里深孚众望，尤其是彝族地区，有什么难办的
事或群众纠纷之类，他出面说几句，一切就都会解决的。

那次相见，有件似乎“有趣”的事令我难忘。有个晚上，他邀我到他家
说：“给你看一封信，我保存十多年了，信寄给我，却是写给你的。”他的话
我有点莫名其妙，到家，他给我一封信封上写着“韦革新 （其麟） 收”的
信，说是“四人帮”倒台后不久，他在南宁的报刊发表几首诗后收到的。打
开，信中也没有称呼，直呼其名，记得开始两句：“韦革新：我们知道你原
名是韦其麟，也知道你下放到隆林了……”词句记不得那么多了，内容却未
忘记，大意说：你现在又发表诗歌了，把名字改为韦革新，很好。说明经过
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表示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又写诗了。我们希望你继
续改造自己，否则，革命群众是不会放过你们这种人的，等等。信末未署
名，只写了“一个人民教师”。

读后，有点怅然，问他：“为什么当年不告诉我，不寄给我看呢？”
“怕你难过，我感到很悲哀。”他答。
“也应该高兴，这位不认识的老师关心着我们呢。”我说。
“他把我当做你，乱来。”他有点愤愤，又颇有感慨，“那时候，有人对

文化大革命还很留恋啊。”“也把我当做你，你应是我，我就是你，不分你我
了。”他说。心想那位不相识的老师把我俩合二为一，同是一个人，或许也
是我俩的一种情缘吧。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已离开人间十多年了。我常常想起这位兄
长，也想起他一些感动过我的诗篇，如《石磨歌》《火的民族》等，如今读
来，依然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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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开满桃花的梨树，年年
花香满院，结的果实有梨的甜脆又有桃的香柔。
听说这棵树是我哥哥出生的那年父亲嫁接的。

哥哥大我很多，所以在我上初中的那年，他已
经是一名教师了。在我就读的那所学校工作。因
为哥哥是老师，又加上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遥
遥领先，所以那一阶段我在班级里享受着公主般
的待遇，同学们众星捧月，每天都围着我，那一阶段我
对哥哥的爱上升到绝对崇拜。

因为哥哥长得帅气又英俊，连那个自称满族贵
族出身的傲慢女老师都在他面前变得笑眯眯的。说
起这个女老师，那时候的我真是99乘以1000倍的不
喜欢。她是在我初二那年来到我们这个学校的，正
好来任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她刚来的时候好像我
们都欠她多少吊钱似的，跟学生说话都是用卫生眼
球（白眼），即便是偶尔用点黑眼珠，也是斜下三十度
的蔑视光线。她的口头语是：“真笨，怎么这么笨。”“拜
托，你们的作业能不能写得干净点。”就连我这个优等
生她也能找出一百个错误，真是鸡蛋里挑骨头，太伤
人了。

据说她是个优秀教师，在原来的学校带出的学生
很棒很棒，所以才被调到我们这所重点学校。我肯定
是民间的新闻机构出了什么问题。就她……对她的
种种“劣”行，我是鼻子比眼睛高——鼻孔向上扬，眼
睛向下看，嘿！经典的天才轻蔑表情。谁怕谁啊，谁
还不会傲慢！我不但自己傲慢，还拉了一大队的人全
冲着她鼻孔向上扬。没过几天，这贵族般的老师就被
我这绝妙的表情吓住了——对我说话开始变得和风
细雨，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有一天，她拿着我的作文说：“写得很好，但就是
错字多点，以后要多注意。”

给个甜枣又来一巴掌，我很不爽，白眼一翻：“我
会尽力改的，但是很难，不是有一句话吗，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其实我说的应该算实话，因为我从一年级的时候
就看大部头的小说，那时候不认识的字很多，就顺着
念，自己编造了很多字很多音，所以养成习惯了，一念
书那些音就会不知不觉地从嘴巴里溜达出来。

我的话引来了学生们一阵大笑，连桌椅板凳都
嘎嘎吱吱地乱响，还有掌声支持我。我历来是个学
生头目，在班级里有很高的号召力，我要是反对哪
个老师，那后边肯定有一长串的支持者。我想经过
两个多星期的磨炼，她也该很清楚了：没有我的支
持，班级里甭想肃静。

女贵族的大眼睛在镜片后叽里咕噜的乱转，飞快
地想着搞定我的方法。她开始不动声色地“离间”我
的一些地下活动。还真别说，她的心理攻坚战术已达
到了大师级的水准，没有几天她就把我身边的好朋友

统统拿下了，那些家伙见着她开始点头哈腰，一脸都
是讨好“谄媚”的笑。而且更可气的是，中午吃饭的时
候原来围着我转的男生女生都围拢到她的身边去了，
一个个将碗里的肉都夹到她的碗里。那马屁拍的是
咣咣地响，真是看不下去呀！

哼，吃吧，吃吧，等吃成一头大肥猪看谁娶你！我
恨恨地想着，发狠地往嘴巴里塞着东西。

女贵族看着旁边孤单的我，笑眯眯地走过来将她
碗里的鱼块夹给我说：“吃吧。”我夹起鱼块送还到她
碗里，冷着脸子说：“难道你不知道蒙古族人不喜欢吃
鱼吗？哼，连民族习惯都不知道，还来教民族班呢，真
是。”

女贵族笑笑，一点都不生气：“你哥哥很爱吃啊，
我听你哥哥说你也爱吃。”

我的脸腾地红了，这是真话，因为哥哥爱吃，所以
妈妈经常给哥哥做，我自然也就养成了吃鱼的习惯。

虽然她的话击中了我，但我仍然没给她笑脸，想
用鱼收买我，没门，就算全世界人都和你好，我也不会
和你好，还在班级里威胁说要重新民主选举班干部，
不就是想拿掉我嘛，等着吧，有你的好看。

我拿起碗来就走，把女贵族一个人晾在了一边。
我的同桌把眼镜拉到快要跌下去的样子对我说：

“你不要和她闹了，你们快成一家子了。”我瞪她一眼：
“拜托，开什么国际玩笑，我怎么会和她成一家人？”同
桌嘴巴一撇：“哼，还跟我保密，都快成你嫂子了。”这
回轮到我大跌眼镜了：“啊，什么，我嫂子？”同桌把眼
镜扶正：“看你装的多无辜啊，把大家都蒙住了，哼，还
让我们与她为敌，你什么意思啊？”我愤怒地喊：“要是
想当我嫂子，先让她挣足票子再说。”同桌也喊：“啊，
你哥虽然帅一点，但也不能让人家倒贴
啊。”我没好气地说：“那票子不是带到我
们家的，是让她自己去修大蒜头鼻子
的。”

在我的眼睛里，女贵族的大蒜头鼻
子实在难看，但要命的是她自我感觉却
超级的良好，动不动就问我们：看我今天
漂不漂亮……我真的好同情女贵族将来
的老公，他会怎样痛苦地面对那个矮墩
墩的蒜头鼻子啊！

什么？要做我的嫂嫂？岂有此理，
这还了得，简直是大逆不道！真是一只

大癞蛤蟆……当天晚上回到家我就义愤填膺地在
母亲的面前“奏”了女贵族一本。比如蒜头鼻子；
比如傲慢瞧不起人；比如对学生太狠，动辄就嘲讽
挖苦加罚站；比如爱臭美，还有经常恬不知耻地问
学生，自己漂亮不漂亮，劳动的时候也穿得花枝招
展……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那女贵族是满族！
我过去曾听母亲说过，将来要给哥哥找个汉族姑

娘做媳妇的。
可是，我的谏言起了相反的作用，母亲一听说那

女贵族将要成为她的儿媳妇，竟然像捡了个宝贝一
样乐得颠三倒四的：“好，真好。将来我的孙子肯定
也聪明。我就喜欢找个不同民族的孩子当我的儿媳
妇。”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的父母是不同民族的，
在周围人的眼睛里，我父母的后代每个人都聪慧过
人。所以我母亲坚定地认为，这都是民族大团结的
好处带来的福音，是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才有的智
慧果实。所以哥哥嘛也要找个不同民族的人来结
婚，生的孩子才能聪明。

可当时我一点都不理解，气得唾沫四溅：“好什
么好啊，她是满族。”母亲说：“满族有什么不好
啊，你姥姥也是满族，还是满族正白旗呢。”唉！我
失去了最后的支持者。那以后女贵族和哥哥手拉着
手大摇大摆地进了我们这个家。哥哥对她那个爱
呀，就差顶礼膜拜了。

新嫂子进门第一天就用一台新的自行车把我给
俘虏了，这家伙就是会收买人，看着她送的那台崭新
的名牌自行车，我立刻笑歪了嘴巴，所有的恩怨一扫
而光。哈，糖衣炮弹的力量还真大呢，尤其打击的是
我这样彻底的无产者！

又是一年的桃花香，我的小侄子伴随着满院子的
桃花梨花出生了，在小侄子满月的那天，我父亲端着
酒杯说：“哈，咱们家真是一个民族大团结的家呢，这
样多好啊。来，为我们这个团结的家干杯。”

那一天，父亲又突发奇想，在那棵老梨树的一个
树枝上又嫁接了樱桃……


